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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曾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是谁？”，答“不知道”。又

问“你见过比你聪明的吗”？我答“没法比，不好说”。但假如有人问我见过人当中

谁最有下棋天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老蒋。1

在我下棋的头两年主要的棋友都是科大的。从86年之后则主要是北大的，来往最

多是当时北大三杰老蒋小付和佑任，小付佑任比我早一年来美，一直有联系。我跟后

来到北大并大出风头儿的另一蒋蒋丹宁也很熟但没什么私交，这可能跟年龄差距也有

关系。三杰都是不到一米七的小矮个儿，和我互相年纪差别都不到一岁。

三人当中我最先认识的是老蒋。记得那是在84年冬天或85年春天。有一天晚上我

碰见棋友小G说他要去中关村旱冰场去打一比赛我就随了去看热闹。那个比赛人只有

二十来人参加，都是些一两段的水平。当时并没什么人看棋，除了组织者兼裁判的金

同实(当时北京三个业余六段之一)之外还有一个单薄的一看就是个学生的小伙子在那

转悠。我见别人跟这小伙挺客气，估计是有些道行的，就问老金这位是谁，老金说

“你不认识他？北大的小蒋，高棋，你不学一盘？”还没等我说下不下老蒋就过来搭

腔了“来吧，怎么下呀？”我那时在棋上是很要劲的，也没谦虚就说“我也不知道，

要不猜先得了。”结果我猜到了白棋。老蒋显然没把我放眼里，大概对拿黑棋也有些

不大痛快，所以下得很轻松还不时去看看别人比赛的棋。下到后半盘老蒋不时嘟囔

“这棋白棋肯定不行了，没的可下了”。我数了数好像不坏也不理他接着下。终于收

完了最后一个单官，我说“数吧”。老蒋一边数一边说“这棋不用数一看就是白不

够”。可是数完了是白棋179子，胜一又四分之一。老蒋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数错了”。又数了一遍还是白胜。这下老蒋客气地说我的棋很怪，要我的电话住

址说周末来找我下棋。我知道是要来雪耻，于是约上师傅友谊来助威。周末陪老蒋一

起来的还有一长得虎背熊腰大高个小眼睛一脸蛮气的人，这是后来的棋友二朝。小蒋

单挑我练，说好三局两胜，二朝也跟友谊比划。这回小蒋认认真真拿出了十分本事，

我连输两盘并且一点儿胜机也没有。下完我对老蒋说“不行，我这棋还是有差距，那

天运气好拣了你一盘”。这下老蒋总算腼腆地笑了。打那之后老蒋常来找我成了朋

友。后来老蒋的棋又进步神速，有让我两子的实力，但对我总是特别客气。每次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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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两子老蒋总说“别了别了”，那就让先？也不。老蒋总是抓一把子说“猜先吧”。

下棋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自己往高拔，像佑任和我为棋份争执不下还曾赌棋决胜

解决纠纷。老蒋也为争棋和佑任闹翻过，可他却一直和我分先下。另一名手杨靖(曾

进国家队，后上大学放弃走专业围棋的路，在老聂自传里提到过他)是对谁都一样客

气，在IGS上我被让先五连败后要放两子他还不让，终于我在第六局开了一胡。

老蒋是湖南衡阳人，北大数学系八0级的。老蒋进北大时不会下棋，一年后开始学

棋(跟俺前后差不多)，很快成为高手，大四时拿了北大冠军又拿了北京高校冠军(当时

北大实力比别校强很多，只有清华小T与北大三杰水平不相上下，但后来退学了)，紧

跟着在全国大学生赛上得了第八名。在我认识他不久他曾对我谈起北大的围棋说“现

在北大就俩孙子对我不服，一个姓付，可能真比我好，还一姓于的，丫就是不服。我

得尽快把他俩灭了”。后来老蒋的成绩跟小付差不多辉煌，但到底也还是没能让那二

位服气。

老蒋毕业后考上了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导师是外校的洪加威。听说弟子是个围棋

高手，老洪开始还挺高兴，因为他自己也对围棋有些兴趣。不过一年后终于把小蒋踢

开不要了。

也难怪，老蒋整日下棋对念书完全没兴趣，还利用研究经费复印了很多棋书，什

么秀策全集秀甫全集秀和全集都印了。后来老蒋也不知是跟谁反正是硕士毕业了。毕

业后先到一个公司混碗饭吃，没几个月后又调到国家体委帮围棋队编比赛程序，顺便

跟专业棋手也长了长棋。大约混了半年，又跑到新华社去了。在新华社干了一阵子，

有一天老蒋突然告诉我要辞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愿看见办公室坐对面的女的。

再问为什么，他说那个女的眼神不对好像要勾他。我当笑话听，他却真的很快就辞

了。下棋也得吃饭，老蒋又到了中科院软件所，这下倒是和我下棋方便了。

老蒋是个很内向的人，虽然他和我也算不上至交，但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更好的朋

友，甚至可以说他没什么朋友，他也不喜欢交朋友。君子不党吧。老蒋基本上不回老

家，他曾和我谈起过他父母对他不是很好，甚至他曾怀疑起他的身世。大概是86年前

后老蒋突然练起了瑜珈，并且非常虔诚到了入魔的程度。我虽然断断续续也练，但仅

限于伴随悦耳的电子音乐和张惠兰女士那大舌头普通话浑身放松一下而已。老蒋不但

吃素还买了很多瑜珈书和录音带，熟不熟的人都送，颇像现在法轮弟子见人就要度。

有一天跟老蒋住一个楼里的我的同事老王说“你那个朋友有什么毛病了吧？见人面就

拉住讲什么是轮回，还让我上他宿舍去坐，我一看他那吃的是什么呀？就是在农贸市

场买的鸽子食儿！”。老蒋吃素连鸡蛋都不吃。经常煮粥吃，老王说的鸽子食儿就是

碎玉米粒儿。老蒋连铁锅都不用，宿舍里床底下放一溜儿沙锅。有时改善伙食就是自

己炸黄酱豆瓣酱什么的。练了一阵子，老蒋突然戒棋了，说棋也乱心。不下棋不说，

还把围棋书全扔掉。这事正好让棋友张大使碰上了，大使把书全拣去了。老蒋戒了一

年半再后又开戒，大概围棋还是比那个克蕊史那的魅力大，但书却不好意思管大使往

回要了。不过老蒋的瑜珈还是一直练得很邪。冬天里也剃个光头，围个红纱巾在街上

摇摇晃晃旁若无人地哼着瑜珈语音练习歌曲“尼太勾儿，哈里布”。春天里有时会看

见他跨一小筐在北大清华或哪的草坪上挖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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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生活在他一个人的天地中，一个原始而美好的世界。围棋可以使他忘记人世

间的一些烦恼，但“抬起腿走在老路上，睁开眼瞪着老地方”，没钱吃饭就得给人工

作就免不了烦恼。老蒋有时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有时在棋院里被管事的训斥几句也不

争辩，只是红着脸呲着丫嘿嘿嘿嘿傻笑。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十

来岁的小女孩儿，小蒋向女孩儿走去，小女孩儿看着老蒋发楞，然后老蒋轻轻地将落

在小女孩儿头上的杨树毛子摘掉就微笑着走开了，女孩儿却楞了半天。

老蒋还有一段趣事让人憋不住乐。有一次老蒋从北大工地上找了两块木板要做棋

盘被校卫逮到送到了燕园派出所。警察说你这算盗窃，先交代单位住址再交代问题。

老蒋不慌不忙，盘腿往椅子上一坐先是闭目养神调气，两分钟后睁开眼睛开始给警察

讲什么叫轮回，再讲克蕊史那，整个是一有道高僧的样子。警察一看八成是个神经

病，又觉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好笑又可爱，就让他找个朋友来领他走，于是二朝就去

了。二朝家就住北大里面，跟警察也有点儿熟。后来二朝回来给大家讲这故事自己都

笑岔了气儿，只有老蒋一人不笑。

让我对老蒋在棋上的天赋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样两件事。86年一次在甘家口棋院

看一个比赛，老蒋拉我回家，我说再看看，老蒋说“有什么可看的，一大堆臭棋。我

看这屋就一个人会下棋。”我忙问是谁，没想到老蒋说的人不是四段五段高手，却是

一个瘦弱的二段棋手。我有些吃惊又有些不大相信，但是却记住了这孩子名叫孙谊

国。两年后孙果然大放异彩，成了北京市最高水平业余棋手之一，后来又成了全国第

一个业余七段并获得世界业余围棋冠军。另一件事是本来计算精确官子厉害的老蒋后

来突然反对数目，说数目是愚蠢的，有违棋道。那不数目棋怎么下？老蒋总结出了两

句口诀“闭目视五方，劫材定厚薄”。具体说就是下棋时常闭着眼睛想像你自己坐在

棋盘中间监视着四方加上中间五方棋子的动向，数一数如果打劫双方能找出多少劫材

来确定棋的厚薄。我觉得这两句不全面，老蒋却身体力行。有一次在一个科理杯团体

赛上老蒋为我队坐阵第一台出尽了风头。他的对手都是四段以上的强手，老蒋下了十

几盘只输了一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盘棋他都是逆转甚至有两盘棋是死定的

棋又让他咸鱼翻了身。全场比赛老蒋是绝对焦点。只见他光头瓦亮，盘腿闭眼含胸挺

背如老僧入定。唯一不同是从鼻孔里飞出浑厚的瑜珈小调儿。听见对手啪的一声棋子

落下后，老蒋微开双目，落子后又闭目视五方去了。即使形势落后大龙被杀老蒋也是

不动声色悠哉悠哉。大概就是被他这种气度弄迷糊了，不论怎么领先对手都眼睁睁看

着被老蒋奇迹般地扳回。下完棋老蒋也不多话，独自一人到墙根儿面壁去也。

有一阵子老蒋突然对我说他很厌倦城市的生活，想找个山里去住。更有一阵子他

说他买了些建筑方面的书，研究怎样挖窑洞。不知是怕一个人到山里活不了还是找不

到好山，老蒋89年前后开始联系要到北京郊县去教中小学。90年我出来后就和老蒋断

了联系，找人也打听不到。后来我自己也是为生存而挣扎，谁也懒得理了。95年前后

有人传信说老蒋确实到密云还是怀柔去了。但不是很近的棋友传来的，我似信非信。

后来在IGS上碰到张大使他也没可靠消息，只是说老蒋可能又回到中关村了。

98年我回国一次在北京匆匆忙忙没站脚家里又有事就没顾上找老蒋的下落。99年

再回去时我心想一定要把老蒋找到。到了北京后第二天就到中关村跟张大使见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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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大使第一句话就是“老蒋疯了”。我有些吃惊又似乎早有预感。沉默了一会儿我

说“走吧，带我去看看他”。大使说“晚了，他弟弟从湖南来接他昨天已经坐火车走

了。我去看了他”。这一天我心里不是滋味无精打彩的，老是想起我去年和老朋友见

面时说的一句话“换一个普通人有我的经历没自杀怕也是疯了”。死辱片时痛，生辱

长年羞。活着比下棋难多了。

1 附附附：：：补补补充充充老老老蒋蒋蒋趣趣趣事事事二二二则则则

1.1 插插插一一一腿腿腿

某次北京高校比赛结束后前十名跟北京棋院的老头儿孙彦章下指导棋，一律让两子。

老蒋很不服气，把两颗子码一起在一个角上蹲了个玉柱。孙老先生大怒，把棋盘一掀

就不跟老蒋下了。老蒋情知惹了祸，退到一旁红着脸呲牙嘿嘿去了。

八九年闹革命时北大三角地是个焦点，除了看大字报就是听有人从二楼窗口对着

下边演讲。某天老蒋忽然从窗口探出了光头手拿话筒慷慨陈词。他先说北大是毒害青

年的地方，应予解散。又说你们都要从自己做起，回去清理书架，把马列主义政治书

全扔出去，那都是毒草。老蒋还要往下讲，下面很多人大喊“快把他拉下去，别让他

放毒！”于是老蒋被人抢过话筒哄了出来。

1.2 老老老蒋蒋蒋同同同学学学

蒋晓林，北大数学80级，北大计算机系84级理论研究生班。大三开始学围棋，没拿过

北大冠军，但有拿过全国大学生第8，是在关键之战胜了他启蒙师傅符恩中。不过老

符对那盘棋颇为不满，说老蒋早该认输，死缠硬磨楞是反败为胜。

老蒋的确绝顶聪明，过目不忘。大学期间逃避政治学习。晚上班长到他宿舍批评

他，他说他在图书馆自学了。于是问他政治学习的小册子里有什么内容，他均能答

上。同宿舍同学考他某页某行是什么，他居然都能记得。问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

说是什么什么，一字不差。问他最后一句话后面是什么，他:”嘿嘿嘿，三个星号”。

传为美谈。

1.3 补补补充充充一一一段段段老老老蒋蒋蒋轶轶轶事事事

by ST

俺在中关村那会儿，每年在旱冰场后面的工会都有一次围棋团体赛。当时，老蒋

挂帅的软件所队是无可争议的冠军。记得当时软件所除了老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勇的，还有就是负责组织比赛的老董，都是高手。后来盛传他们三人都拿了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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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5段证书，不知是真是假。总之，一句话，“利害”。那时的软件所队简直就是

“梦之队”。

俺本事低微，当时代表我们所参加比赛只能打最后一台。我们所的一台是老严

（化名），大约有业余三段的实力。老严是中年人，没有正式段位，但年轻时学棋，

老师是前北京队的教练，故实力不弱，曾有在多面打中受二子胜王群、谭炎午的战

绩。

扯远了，再说蒋晓林。当时老蒋颇引人注目，穿着朴素，脸很白，光头，下棋时

盘腿在椅子上，闭眼的时间比睁眼的时间多。到我们所跟软件所比赛的时候，俺早早

签了城下之盟，就为看老严和老蒋的大战。棋盘上，不知怎的，老蒋的一块棋已经落

入虎口，死定了。这时的老严，频频长考，眼睛盯着棋盘，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再看

老蒋，依然落子很快，几乎是老严长考后落下一子，不到一分钟，老蒋的棋子就拍到

棋盘上了。不同的是，老蒋落子后，不再闭目养神，而是笑眯眯地看周围的观棋者。

很明显，老蒋在找机会翻盘，并以这种漫不经心给对手施加压力。

老严终于小心翼翼地把优势维持到终局，老蒋认输。这时的老蒋，看不出沮丧，

只是轻声问了老严的办公室在哪儿，就离开了。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那时还没有双休日)，老蒋来到老严的办公室，说是来

看看，其实是来复仇的。双方言语非常客气，老严作谦谦君子状，先客气地摆了一些

变化，向老蒋请教。老蒋则一一告知，这手是坏棋，那手是好棋。完了，老严说要请

教一盘，两人就开始了，自然是老严主动执黑。那盘棋形势一直相持不下，到中盘，

俺有急事，先离开了。后来办完事，急忙赶回来，却是老蒋输了棋，已经走了。

过一星期，老蒋又来了。不幸的是，又输给了老严。其实，老蒋的棋肯定在老严

之上，连续复仇未果，恐怕是失了平常心罢。后来老蒋再没来找老严下过棋，听说是

到郊区工作了。不过，此事令老严着实陶醉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走麦城的故事，不知老蒋是否跟朋友分享过？

1.4 老老老蒋蒋蒋已已已自自自杀杀杀了了了

惊闻老蒋已去另一世界，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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